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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历史现场中的集体记忆构建 

———评陈启文长篇报告文学《大河上下》

荀利波

（曲靖师范学院 中文系，云南 曲靖 ６５５０１１）

［摘　要］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河上下》以玛多、刘家峡、三门峡、花园口等对黄河有着特殊意义的点勾勒了黄河的整
体图景，并通过实地采访、历史档案资料查阅等方式，整合了千百年来华夏文明中黄河的琐碎片段，立体化地呈现出黄河的

历史情态，为黄河立传、写史，构建黄河的集体记忆，在功与过、是与非、天灾与人祸的比较性叙述中，为黄河的命运乃至中华

文明的命运发出悲情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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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以来，一些评论认为：“权力的‘招安’
与利益的诱惑，使报告文学的批判品格出现弱化与

退化”［１］，这或许是存在的，而且不只是报告文学，

其他文学样式同样有着这样的问题。但是，也有一

大批作家，始终秉持作家的使命意识，勇于担当社

会责任，借助文学书写现实世界中的真善美、假丑

恶，表达自己对人类社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深刻

思考，展现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复杂关

系，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与思考。

陈启文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他一直用自己的

双脚丈量着中国大地，紧贴时代脉搏，叩问社会病

症，在文学的园地里笔耕不辍，收获了《共和国粮食

报告》《南方冰雪报告》《问卜洞庭》《命脉———中国

水利调查》《马家窑调查》《北京风暴》《呼伦贝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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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伤》《当黄河成为一个悬念》《跨越时空的透视》

《湘江，谁为你哭泣》《由远及近的黄河》《江州义

门》《河床》《洗脚》《短暂的远航》《梦魇》《季节深

处》《漂泊与岸》《孤独的行者》《港澳往事：繁华背

后不得不说的秘密》《天命如水》等一大批优秀的

报告文学、小说和散文。特别是在报告文学创作

中，陈启文用力最深，先后创作了一大批有较高影

响力的作品，其中又尤以水安全及其生态问题的深

度探寻独树一帜，形成了《问卜洞庭》《命脉———中

国水利调查》《当黄河成为一个悬念》《湘江，谁为

你哭泣》《由远及近的黄河》等作品，《大河上下》是

其继《命脉———中国水利调查》中对黄河描述的再

度叙述，但又并非是简单的重述，而是高扬理性的

旗帜，通过对事实的科学调查，重返历史现场，为黄

河立传、写史，系统构建华夏民族对黄河的集体记

忆，着眼水生态安全的长远大局，在功与过、是与

非、天灾与人祸的比较性叙述中，为黄河的命运，乃

至中华文明的命运发出悲情呐喊，以此使作品呈现

出独特的科学、历史和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一　黄河图景的整体构拟

以点带面、绘制黄河图景是陈启文在处理黄河

构图、呈现报告现场时采取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

的处理，为整个作品叙述格局的建构提供了可能。

陈启文《大河上下》要为黄河立传、写史，但他所选

取的对象显然会给写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更不要说

如何显现其创作意图。因为黄河不仅“百川交集、

万溪汇聚”，干流全长约 ５４６４公里，流域面积约
７９．５万平方公里，而且在黄河生成和滚滚流淌的
漫漫历史中，造就了华夏民族与上下五千年华夏文

明。如此漫长、庞大的一个对象，何以恰当而又真

实地呈现，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算客观，采取什么

样的方式才能让读者透过文字的阅读看到大河的

画面，特别是，如何把一条牵动华夏数千年文明并

已在华夏子孙心中印刻下“母亲河”感性印象的大

河重新建构起理性的认识，这些问题很显然在写作

之初就摆放在了陈启文的面前。

很显然，作为一个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文体

创作经验丰富、始终植根社会问题之中的作家，见

惯了纷繁芜杂、关系错综的各类现象，且对中国水

利状况有着丰富阅历，陈启文在对黄河这一对象的

呈现方式上也颇为自信，在《大河上下》的写作中，

他延续了惯常的写作方式，秉持着对事实的客观呈

现，但这种呈现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从“十分恶

劣”的玛多到刘家峡、黄河铁桥、晋陕大峡谷、壶口、

三门峡、小浪底、桃花峪、垦利河口、东平湖、泺口，

直入黄河入海处，将黄河铺陈开来，一路用自己的

双脚丈量着黄河的长与宽。这些“点”的选取，并非

随意而为。他在《大河上下》的引子里有这样一句

话：“看见她，你就能真正看见一条大河了。”［２］９我

把这句话中的“她”理解为整部作品所呈现出来的

黄河———由外到内、由过去到现在，以及与黄河相

关的人和事，以一种有序的、立体的方式，向我们绘

制了一个站立起来的黄河姿态。

作品整体叙述顺序上选择的是溯流而下，一开

始就带我们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地方玛多———那里

是去往黄河源头无法绕开的地方，是一个一年只有

冷暖两季并且长达八个月都是冰天雪地的地方，那

里仿佛是世界的尽头。陈启文在作品中写道：“有

人说，社会上最艰苦的行业之一是水利，水利行业

最艰苦的地方在黄河，黄河上最艰苦的工作是水

文，水文最艰苦的是上游，上游最艰苦的地方在源

区，源区最艰苦的地方在玛多”，［２］１０从玛多陈启文

开启了对黄河的立传和写史之路，我们在这里感受

到的并非黄河如母亲般的慈祥、和蔼，而是冰冷和

死亡，是水文人在这里坚守的艰苦。这种艰苦令我

震撼，而这种震撼来自于作者亲身的体验：

如果说玛多给我留下了什么记忆，我只能说，

这是一个让我一阵一阵颤抖的地方，一个让我头疼

欲裂的地方。我实在不甘心用“恶劣”甚至“十分

恶劣”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里的自然环境，但对于

人类，这儿又的确是生存环境最严酷的地区

之一。［２］９

我在县城玛查里留宿的那个风雨交加之夜，终

于体验到了什么是高寒缺氧，每一次呼吸都牵扯得

神经一阵阵疼痛，冷得连棉被也裹不住瑟瑟发抖的

身子骨……这就是我用短暂的一天一夜体验到的

玛多，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２］１０

如果一个人将要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来体验这

一切，那又该是怎样铭心蚀骨的记忆？在这如人间

绝域的地方，又是什么在如此深深地吸引他？如果

说神秘的黄河源让我充满了无穷的想象，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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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也许比黄河源更神秘。［２］１０

这样的一个开始，似乎预示着黄河命运多舛、

孕育华夏民族与华夏文明的不易———千百年来世

世代代的黄河治理、黄河的七次大改道、花园口黄

河的决堤与大面积泛滥，给华夏民族带来无数次痛

苦记忆的同时，也造就了一片片广袤的华夏沃土。

同时，也开启了我们对黄河重新认识的探秘之旅。

当然，同时掀开的还有被黄河掀起的波澜壮阔的历

史画卷。接下来的每一个点的选取，同样显得十分

讲究，刘家峡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全国人大审

议通过的大型水利工程，它坎坷艰难而曲折的修建

历程是一部浓缩了的新中国水利史；１９０９年七月初
四竣工通行的黄河铁桥，不仅是黄河上的第一座

桥，而且以其沧桑的经历而成为见证黄河桥梁史的

活化石；再到河口镇、壶口瀑布、三门峡、小浪底、沁

河、桃花峪、花园口、大汶河、东平湖、泺口、利津等，

一道道关口、一次次曲折回转，从上游溯流而下，形

象地将九曲黄河的整体形态绘制出来，唤醒了深埋

于华夏文化历史长河之中的黄河记忆。

当然，这也是整部作品构建集体记忆的重要基

点。集体记忆就是“记忆的集体维度，首先表现为

记忆书写的叙述框架总是具有哪怕最低程度的集

体性”，［３］它需要被唤起、叙述、重建，甚至于进行规

范，而《大河上下》就是通过这样的叙述，试图唤起

和重建华夏民族对黄河的集体记忆。同时，从创作

角度而言，如果将整部作品看作一个有生命的个

体，那么，以点带面、重点突破所构拟的黄河整体图

景，搭建起了整部作品叙述格局中的核心框架，呈

现出从客观到主观、从历史到现实、从自然到人的

独特的报告文学叙述样式，增强了反映和批判现实

的力度。

　　二　历史情态的多视角叙述

读完《大河上下》，许多历史中的零星记忆随便

被奔流的黄河一路串联了起来，这种记忆并非属于

某个阅读者的个体感受，而是潜隐于整个民族的文

化血脉之中，成为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这也不

仅只是关于黄河才有，而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每一个

构成因子，但《大河上下》却因此有了一种对集体记

忆构建的独特意义。构建集体记忆并非陈启文创

作《大河上下》的根本目的，他所书写的“是黄河的

命运，而黄河的命运背后，也是人类的命运”，［４］但

惟有通过对集体记忆的构建，方能避免遗忘，从而

唤起共同的危机意识，这也成为陈启文整部作品的

内在机理。陈启文在《大河上下》的创作后记《面

对黄河，惟有敬畏》中也说：“对江河的叙述是一种

历史感和现场感很强的叙述，我对大河上下的追

踪，最终都必须通过很多过来人的讲述来呈现，这

也是我惯用的方式，通过一个个形形色色的个体叙

述者，用他们各自的视角来呈现时空中的某个片

段，从而构成一条大河、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４］

事实上，一部长达４０万字的报告文学，如何去
讲述一条大河，并通过这种讲述使这条作为一个民

族母亲河的大河获得一种共同的认同，从而真正意

义上成为一种集体记忆，这是有一定难度的。陈启

文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创作经历的作家，不仅长于报

告文学的创作，而且在各种体式的小说、散文的创

作中，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技巧。在这部

报告文学中，陈启文通过实地调研、走访、史料查阅

等途径，融合新闻学、文学的手法，在现实与历史、

理性与感性、事实描述与故事叙述的交替中，多视

角勾勒了一幅兼具时空流转的、立体的人力与自然

力纠缠前行的大河历史画卷。

前文我们说到，陈启文在实地调研中，通过点

面结合的方式，从黄河上游溯流而下，构拟了黄河

的整体画面，其主要意义在于确立了书写黄河历史

的核心结构———即黄河的历史情态如何显现、通过

哪些地方最能显现这一问题。报告文学不是绘图，

而是以事实为依据对事实的深度报道。报告文学

中的事实与新闻中的事实一样，是报告文学的生命

力所在。一些报告文学重于讲故事，却淡化了站在

客观的角度陈述事实，往往偏离了对事实真相的深

度挖掘，从而导致读者对其所持观点和态度的怀

疑，影响了报告文学的社会功能显现，甚至是弱化

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度。陈启文要为黄河写史，

那就要依据这些“点”揭开历史的面纱，而“要了解

一段岁月，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追踪那段历史的见证

者”。［２］２７所以，在《大河上下》的叙述视角上，除了

贯穿全文始终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也即“报告

人”，围绕选取的每一个点又适时地引入了第三人

称的叙述者，这些叙述者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或历

史的转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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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和记录历史的差距在哪，或许《大河上

下》能提供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作者在第一人称

和第三人称的巧妙转换之间，完成了对不会开口说

话的黄河历史情态的叙述。玛多究竟有多艰苦，那

里的水文人究竟要面对怎样的艰辛，如果仅凭陈启

文个人的一点体验，或许会受到许多质疑，乃至于

网络“喷子”的谩骂，但谢会贵这个在海拔４５００米、
人类生存极限条件的高原上独自坚守３２年的经历
可以证明这一点，正是谢会贵这样在生命禁区的黄

河守望人见证了新中国黄河水文发展的一段深重

历史。同样在与第一人称交互出现的第三人称叙

述者还有王瑛局长、王进先老人、张姓老师傅、阎大

爷、丁永林、东平湖工程局副局长曲福贞等等一大

批人，他们或是转述某段历史，或是表达自己的某

种想法，穿插于作者选取的每一个实地调研点调研

情况的叙述之中。让当事人讲述所经历的事实，这

是新闻写作中的基本技巧，《大河上下》中，陈启文

在事实的陈述中，显然是深受新闻写作基本技巧的

影响，又或许，陈启文是一个善于聆听的人。因而，

在《大河上下》中，我们看到了一幕幕黄河的悲欢故

事，而这写故事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个当事人残存的

零星记忆，但在陈启文有序的组织之下，这些看似

残存的个人记忆，绘制成了一段黄河的历史图谱，

并且被深深地镌刻进了读者内心深处，化为一种能

凝聚普遍共识的集体记忆。

当然，如果仅有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人的

主观叙述，显然还是会受到质疑，仍然会削弱作品

表达的力度，“报告文学在看取和反映生活时也只

有采用多种视角、多种方法才可能接近生活的原

貌”［５］。作者显然很重视这一点，所以，陈启文先生

如在完成一份科学报告一般，每走一处，除走访、观

察之外，就是遍阅历史记述、档案资料，尽可能地将

黄河的历史情态呈现出来，力图系统地讲述黄河的

重大事件。也通过这种多视角的叙述方式，全面、

广泛而丰富地对黄河历史情态形成了立体化的呈

现。“面对黄河、惟有敬畏”［４］，也正是怀着这种敬

畏之心，让我们得以重新认识黄河———“无论你现

在栖身何处，也无论你是喝哪条河水长大的，每一

个炎黄子孙、龙的传人，都无法割裂同黄河的联系，

我们生命中的染色体都是黄的”。［２］９

　　三　集体记忆构建下的悲情呐喊

一部黄河史，就是一部华夏民族的治河史。潜

藏在民族记忆深处的黄河遥远的故事被《大河上

下》一点点拉近了，但真正拉近之后，却发现这条孕

育了华夏文明的河流已经变得满目疮痍。“集体记

忆作为一种对‘过去’在‘当下’的再现，必然涉及

历史真实与现实利益的关系问题”。［６］很显然，《大

河上下》不仅要重构黄河的集体记忆、为黄河写史、

立传，更是忧心忡忡的为黄河命运发出了悲情的

呐喊。

“保护母亲河”，这在全中国已经呼号了２０余
年，然而，却鲜有人能真正回答为什么要救母亲河

这一根本问题。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河上

下》在历史与现实、文明与科技、人与自然、功与过

的追述中为我们对这一问题做了详细的叙述。更

为重要的在于，近十几年来，全球生态持续恶化、生

态问题备受关注，中国国内洪涝、干旱及地质灾害

频发的背景下，陈启文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

《当黄河成为一个悬念》《湘江，谁为你哭泣》《由远

及近的黄河》《问卜洞庭》等作品持续关注水安全、

水生态问题，就不再是对社会热点的简单回应，而

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的驱使。陈启文在《大河上

下》的后记《面对黄河，惟有敬畏》中写道：“我书写

的主题是黄河的命运，而黄河的命运背后，也是人

类的命运。”［４］但人类太善于遗忘，更在意的是当

下，这看起来似乎正确的逻辑，却成为破坏自身生

存空间仍不自知的根源。作品名为“大河上下”，某

种程度上“上下”一词不仅内蕴着黄河水域的一脉

相承，同样也隐喻着过去、现在甚至未来之间的因

果关联。

面对黄河，惟有敬畏！溯流而下，当一个个历

史片段被串接起来，一部黄河史、中华民族的治河

史也变得清晰了起来，堵、疏、保这个耗尽千百年之

力总结的治河良策，被不断地运用在九曲黄河的治

理上，但我们也看到，当我们自得于一个个浩大的

水利工程截河而起，感动于一代代黄河治河人殚精

竭虑整治水患、造福天下苍生之时，作者并未给我

们一个轻松而圆满结尾。这一点更多得益于作者

采取的比较性叙述，付出与得到、功与过、得与失，

几乎在黄河治理中同时上演，如作者在对“泥沙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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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纠谬中，既得肯定黄河在流经河口镇到三门

峡这片广袤的黄土高原时使得自己真正获得了

“黄”的姓氏，甚至于，“若没有黄土高原，也许就没

有华北平原，从塑造黄土高原到冲积出华北平原，

是黄河最伟大的创造，而没有黄河，也许就没有中

华民族”［２］７，但是年平均达１６亿吨的输沙量又给
黄河带来了一个灾难性的命运，河床不断被抬高，

而导致的黄河决堤之水奔涌而出后的改道又有哪

次不是给华夏大地留下了久久难以愈合的创伤。

即便是采取的堵、疏、保等措施，筑堤建坝、截

流拦洪、引黄济津，又是否真正抵挡住了人类本身

同时在进行着的破坏呢？陈启文由此而发出的慨

叹发人深省———“当一种灾难被人们解决，另一种

灾难又开始出现：黄河没水了，断流了”，［２］１３３干涸

的河床还在不断被抬得高出人们生产生活的地带，

甚至很多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就像一把悬在城市

上方的利剑，而更为严峻的还在于，黄河对于中华

民族的意义远远不止于一条河流，它是华夏文明的

代名词，因此，在作者看来：“对于中国人，拯救黄

河，不止是拯救一条自然河流，更是对中华文明的

拯救”，［２］１３５这是为拯救中华文化发出的悲情呐喊。

稍为遗憾的是，作品结尾处将拯救黄河命运寄

望于引长江水进黄河，这让本已掀起的反思与批判

高潮骤然跌落，同时，与前文走访、调查中对黄河造

成今日之局面的复杂性似乎形成某种悖论。在笔

者看来，报告文学不能包打天下，既要深入揭露问

题，还要提供解决问题的策略，文学家不是科学家，

这或许不仅解决不了问题，甚至还会削弱作为文学

本身的意义。再者，本作品所能产生的意义不仅止

于黄河，而是指向人与自然的整体生态，生态文明

观念不进步，生态文明建设不发展，黄河的命运恐

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本身也是《大河上下》让

我们共同需要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人对人自身的反

思就不断成为了文学干预社会的一种表现方式，也

催逼了生态主义在中国文学、文化，乃至于科技思

想、技术方面的迅速发展，中国政府更是将生态文

明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目标之一，足见生态问题在当

下的严峻性。“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陈启文的大量报告文学、小说及散文写作，特

别是持续而深入的生态写作，颇为沉重地表达了他

对生态的忧虑，体现出他对社会发展敏锐的洞察

力。水是生命之源，万物概莫能外，对水生态的忧

虑，实际上是对人及其生存环境的忧虑。

报告文学不是书斋里面的学问，是艺术，是社

会学，也是一门科学，陈启文的《大河上下》在叙述

样式、表达技巧上或许并无突出的新意，但他在近６
年多的时间里，依赖数次深入采访、史料查阅后多

角度对黄河历史情态的展示和叙述，构建并丰富了

黄河的集体记忆，在对比和追问之中获得了深刻的

反思与批判性意义，某种程度上，这与近来学术界

批评的文学创作的“浮躁”之风恰恰形成了鲜明对

比，这种创作或许也就是我们共同期待的“无愧于

时代”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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